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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百年校庆，回想20年前我

们六字班毕业时，刚好是80周年庆，

赶在了点上就难免沾些光，不管是否

真有人羡慕，自己想起来总不免有些

得意！

我属上海考生，这一年高考改

革：先自己估分，再填报志愿，这无

意间成全了我后来的清华梦。那时我

对院校专业还没概念，但发现了汽车

工程专业之后，其它的神马都化为了

浮云。我鬼迷心窍地投奔了汽车工程

（冲动是魔鬼，偶尔也会碰上一回心

善的魔鬼！），第一志愿就报了清华

汽车系。至今也未必能说明白是什么

让我如此坚决，不过想想——首都

北京、最知名学府、有机会开车的专

业、北方的豪情——还有比这更美的

梦吗？！

等录取通知的日子很平静，也在

另一种平静中结束——那天下午骑车

回家，帮一老者追两小伙，抓他们的

车时失去平衡狠狠地摔在路上，右侧

大腿、肩膀、胳膊肘磨得不轻，只好

蔫蔫去了医院。晚上我妈下班回家，

我一开门只露左半边，接过来的竟然

是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而且就是汽车

系，乌拉！实乃一心所属、摔得又

沉，心“诚”所致也。

带着刚结痂的半边伤，来到清华

园一号楼343室安营扎寨，一切都很

新鲜，在这里我结下了青年时代最深

厚的友谊，也和自行车结下了缘。

在清华没有自行车可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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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不久我就以五十大洋购老坦克一

辆。日后虽故障不断，却也是自家麾

下宝马，立下“汗车”功劳——上下

课、晚自习、游北京、爬香山、览密

云黑龙潭……可能是架不住超强度劳

作，又没有补充保养，终于在第三年

暑假回来时发现它在车棚里变为了残

骸。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第二辆车

是从家里寄来的，属“千里马”了。

“千里马”行了不下千里。1990年夏

暑假我们系六兄弟（汽61田朝晖、汽

62牟风涛、赵建军、内6王晓东、7字

班周倩）一行骑车从北京出发，经天

津、德州、济南、徐州一直到南京，

转火车赴上海，又从水路到武汉奔十

堰，再回北京，一路走访了部分汽车

企业和校友，还登了泰山观了孔庙，

如今想来也算个小壮举了。

依然记得一早登泰山观日出，在

漆黑中一直走到日观峰，快8点时依

然一片大雾，老大牟风涛一句 “啊

2008年2月返校留念  左起：吴驿尘（儿，95年1月生），吴欢

太阳，啊太阳，我心中的太阳！”脱

口而出，完成了我们对泰山的第一次

朝圣。

清华的老师都很朴实，他们身上

带着激情，也从不缺少特点。最吓人

的是历年师兄传说的考试很严铁面的

老师们，汽车系教随机振动的夏群生

老师就是其中知名的一位。我们都抱

以敬畏，生怕有一天折在他手上。那

年冬天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舍友高孟

雄同学去冬泳，在泳池边正不知该如

何是好时，刚好碰上也来冬泳的夏老

师。他对我们特别关照了冬泳前后的

诸多注意事项，原来老师不像传说的

那么严肃，还善于指导。

汽车系蒋孝煜老师教有限元，他

编著的教材总共不过四五十来页，薄

薄的一本，却条理清晰，没有水分，

堪称一绝。汽61的第一任班主任倪慎

祥老师，如长者般引领我们开始清华

学涯，如今早已退休安享天伦，还常

能收到他出游的照片。第二位班主任

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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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兵老师斯文而缜密，是我们的良

师挚友，只是守身如玉，直到跨入21

世纪才终于安家生子，我们也算放了

心。

我们热汽系（当时热能系和汽

车系合为一大系）也从不缺乏激情和

光辉事迹。当时的系足球队、辩论

队在全校都赫赫有名。汽61班不仅

为系足球队贡献多名主力，班篮球队

还分别两度拿下全校班联赛的冠军和

亚军……其中特别要提的是班上的绝

对主力游卫东同学，他是校田径队成

员，学习出色，毕业时获得免试读研

资格。1995年他回到家乡创业，却在

事业初见曙光时因抢救他人而不幸牺

牲，年仅31岁。扼腕之余，总觉得我

们依然相聚在一号楼，相聚在教室，

在球场，在清华园……

我始终觉得清华园最经典的还

是老校区，清华学堂、大礼堂和草

坪前的日晷还有一教等，构成了永

恒的学园。我特别爱到清华学堂上自

习，尽管灯光有些暗，但人均面积很

宽敞。还有工字厅、荷塘、荒岛、西

大操场、体育馆、老图书馆……仿佛

又看到了吴晗、闻一多的雕像，依稀

触摸到那些石刻：“行胜于言”、

“清芬挺秀  华夏争辉”、“诗人主

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

民”……

人们对于自己的经历总会不自

觉带着某些偏好在取舍，随着时间的

推移对依然珍藏的更为恋旧。在清华

短短五年，最让我印象深刻又常令自

己惭愧的，还是新生入校在主楼前听

报告时清晰记得的那两条要求：一是

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二是老

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在

当同事朋友戏称我为“青蛙吴”时，

我慢慢觉得其实大多数“青蛙”们都

很普通，唯独能支撑清华乃至发扬清

华的只有这种不变的自强和发奋的精

神，也是“青蛙”们终生的追求和骄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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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剑客”这样的字眼对

于任何一位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来说都

无疑是有着无群吸引力的，更何况我

在小学的时候还在上海徐汇区的武术

队里混过几年，会时不时地幻想一下

自己将来能成为行侠仗义的侠客，不

过那时倒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有一天

会当一时的剑客。

我是1986年入学的，在清华的前

三年都交代给了校文艺社团。当了几

年的舞蹈队队长，也在即将进入大四

的时候交接给低班的同学了，那个时

候又恰逢1989年的秋天，一直是忙碌

的生活一下变得闲来无事了，这时有

件一直恋恋不忘的事便乘机涌上了心

头。

早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曾在

校园里看到过校击剑队的队员们在训

练，当时我就觉得击剑这项运动真是

帅呆了：一身白衣白裤，白色的面罩

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把长剑居

然和左罗的那把一模一样！优雅的击

剑姿势，既绅士又英武，当时就把我

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这运动简直就

是为我设计的。于是我马上兴冲冲地

跑到体育教研组那里打听情况，这一

打听不要紧，竟然得知校击剑队刚刚

解散了！不过我向来不是一个肯轻易

认倒霉的人，我寻思了半天，心想队

伍是解散了，那教练应该还在吧？经

人指点我找到了原来击剑队的主教练

郑老师。郑老师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

的老先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还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在我由衷地表达

了一番对击剑运动的仰慕之情之后，

老先生很客气地把我回绝了，说学校

已经取消了击剑队的编制，而且他也

马上要退休了，这事没可能。我只能

灰溜溜地回去了，但从他的话语和眼

神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击剑运动是

非常有感情的，我就琢磨着即使队伍

不在了，但老先生能不能私底下教教

我呢？咱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喜欢击

剑，能学个一招半式、过过“剑客”

瘾也就知足了。正好当时校艺术团活

动、练功的教室就挨着体育馆，我也

经常会到体育馆里去练练体操，于是

几乎每天我都会跑到郑教练那里不厌

其烦地重复表达一下我对击剑运动的

热爱、恳请他老人家能收我这个关门

弟子，云云。同时我还广泛发动群众

来当我的说客，当时我和学校体操队

的高教练关系挺好的，于是我也请他

帮我到郑教练那里说说情，比如咱有

舞蹈的底子，外加体操的架子，劈个

叉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击剑还是

要腿脚的柔韧性的。

就这么经过几个礼拜的软磨硬

泡，估计郑教练也给我弄烦了，最后

竟然就收我这个徒弟了！我到现在还

清楚地记得郑教练第一次带我去领剑

的情景，他带我走到体育馆的一个小

仓库门口，打开已经有些灰尘的门，

里面赫然躺着很多的剑、头盔和白色

的击剑服。那天，他问重剑、花剑、

佩剑里我喜欢练哪种剑，我毫不犹豫

地选了佩剑，因为佩剑和左罗用的

剑几乎是一样的，同时也是最接近实


